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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MSM中精神活性物质流行情况，分析使用的相关因素。方法 2019年
7-12月，在 6个省份依托以MSM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组织从社区中招募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
18岁男性，发生过男男性行为或主要性取向为男性、知情同意。采用匿名自填网络调查问卷，收集社

会人口学特征、性行为情况、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等信息。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精神活性

物质使用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纳入MSM 2 616人，其中 32.2%（841/2 616）用过至少 1种精神活性物

质，使用最多的是Rush，占使用人数的 92.4%（777/841）。使用≥2种精神活性物质的人占使用人数的

14.4%（121/841），其中，使用过Rush和零号胶囊的最多（79.7%，98/121）。在控制调查省份影响后，多

因素 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MSM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相关因素有：<35岁（<25岁：OR=1.28，95%CI：
1.02~1.61；25~34岁：OR=1.34，95%CI：1.08~1.67）、主要性角色为插入方（OR=1.47，95%CI：1.22~1.77）、

最近一次性行为对象为临时性伴（OR=1.21，95%CI：1.01~1.45）、最近 6个月使用烟草制品（OR=1.29，
95%CI：1.06~1.56）。结论 以Rush为代表的精神活性物质在MSM中广泛流行，以青年人为主，主要

性角色为插入方、有临时性伴、使用烟草制品者报告的使用比例较高，需要针对该特殊人群采取精准

综合干预措施，减少其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及相关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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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of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use in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 and its related risk factors. Methods From July to December 2019,
MSM in 6 provinces were recruited from social MSM organizations in communities.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male, age ≥18 years, having had sex with men or male homosexuality,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informed consent. Data collected through an anonymous self-filled online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exual behavior and psychoactive
substance us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factors correlated with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use. Results A total of 2 616 MSM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verall,
32.2% (841/2 616) of MSM had ever used at least one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of whom 92.4%
(777/841) were Rush users and 14.4% (121/841) were multi drug users. Rush and tryptamine were
used the most (79.7%, 98/121). After adjusting the influence of provinc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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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active substances use included age <35 years (<25: OR=1.28, 95%CI: 1.02-1.61; 25-34: OR=
1.34, 95%CI: 1.08-1.67) , active sexual role preference (OR=1.47, 95%CI: 1.22-1.77), having
non-regular partners in last sex (OR=1.21, 95%CI: 1.01-1.45) and use of tobacco products in the past
6 months (OR=1.29, 95%CI: 1.06-1.56). Conclusions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like Rush are
popular among MSM, especially in the younger ones. MSM who played active sexual role, had
non-regular sex partners and used tobacco also reported higher level of psychoactive substance us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e urgent need for precise and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s to control the use
of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nd related hazards in young MSM.

【Key words】 AIDS; Drug abus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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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活性物质又称成瘾物质/药物，指来源于

体外、能够影响人类精神活动并能使用药者产生依

赖的化学物质，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又称为药物滥

用［1］。近年来，一些精神活性物质如苯丙胺类兴奋

剂（冰毒、小马、麻古、摇头丸）、亚硝酸酯类吸入剂

（Rush）、零号胶囊、镇静剂或安眠药（安定、阿普唑

仑、氟硝安定和咪达唑仑）、氯氨酮（K粉）等，被滥

用于刺激性欲、延长性行为时间、增进性快感，用药

者偶尔尝试后可能发展为习惯使用，最终陷入依赖

成瘾［2］。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加重了 MSM中 HIV/
STD流行，严重损害该人群的健康［3-5］。数据显示，

我国历年报告HIV/AIDS中，男男性行为传播所占

比 例 从 2007 年 的 不 足 4% 攀 升 到 2017 年 的

25.5%［6-7］。伴随互联网、物联网的迅猛发展，新的

精神活性物质不断涌现并且快速扩散，有必要对

MSM中这类物质的滥用情况开展持续监测，以进

一步加深对于滥用状况及其背后原因的认识，结合

实际情况推动形成精准的科学干预策略。本研究

以 6个省份中接受社会组织服务时自愿参与在线

调查的MSM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与艾滋病传播

相关的性行为及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为探索制

定适宜我国MSM的精神活性物质干预策略，减少

HIV/STD经男男性行为传播提供科学参考。

资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2019年 7-12月，在河北、山东、江

苏、浙江、福建和广东 6个省份依托当地MSM社会

组织，通过HIV检测咨询服务、干预外展活动招募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18岁男性、发生过男男性

行为或主要性取向为男性、知情同意。本研究通过

了中国CDC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X180629516）。

2.方法：设计基于互联网的精神活性物质滥用

风险在线调查工具，部署在第三方服务器上，使用

专属域名作为调查入口，生成链接二维码。由接受

统一培训的MSM社会组织志愿者指引研究对象，

通过微信扫描事先打印的二维码图片进入调查界

面，在手机上匿名独立完成问卷。答题过程中遇到

疑问和困难（如题目不理解、网络不通畅等），由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帮助解决。研究对象可以在填答

网络问卷的任意时点上选择退出。

3.内容：在线答题时自动生成调查编号，一个

微信号对应唯一一个问卷编号，同一个人使用两个

不同微信号参与答题的情况罕见。调查内容包括

年龄、出生性别、主要性角色（男男性行为插入方/
被插入方）、最近 1次性行为对象（固定性伴/临时性

伴）、最近 1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最近 6个月使用

烟草制品、使用精神活性物质（不包括传统毒品和

其他药物）等情况。

4. 统计学分析：采用Excel 2010和SAS 9.4软件

进行整理和分析。计数资料描述采用频数和百分

比，采用χ2检验比较组间差异。由于年龄不服从正

态分布，使用两组独立样本秩和检验。将调查省份

作为控制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8年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由低到高排序［8］，将 6个省份分成 3组：第

1组为河北省（43 108元/人）和山东省（66 472元/
人）、第 2组为广东省（88 781元/人）和福建省

（98 542元/人）、第 3组为浙江省（101 813元/人）和

江苏省（115 930元/人）。按照精神活性物质使用

情况将研究对象分为使用组（使用过至少 1种）和

未使用组（从未使用），采用单因素 logistic回归计算

OR值（95%CI），探索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相关因

素，再将相关因素纳入构建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

型。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结 果

1.基本情况：完成调查问卷2 899份，有效应答率

为92.8%（2 690/2 899）。研究对象年龄（29.7±9.0）岁，

年 龄 范 围 18~78 岁 ，20~35 岁 占 69.0%（1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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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90）；主要性角色为被插入方的占 73.1%（1 967/
2 690）；最近 1次性行为对象为男性的占 97.2%
（2 616/2 690）、为 固 定 性 伴 的 占 72.1%（1 887/
2 616），未发生过男男性行为的占 1.9%（52/2 690），

拒绝回答或不详的占 0.8%（22/2 690）；最近一次性

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 22.8%（596/2 616）；最

近 6 个月使用烟草制品的比例为 26.2%（704/
2 690）。

2. 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排除不合格问卷

74份，纳入 2 616名发生过男男性行为的研究对

象，32.2%（841/2 616）报告曾经使用过至少 1种精

神活性物质。报告使用人数最多的是 Rush，占全

部使用人数的 92.4%（777/841），其次是零号胶囊，

占 15.8%（133/841），氯氨酮（K粉）报告使用人数最

少，占 2.6%（22/841）。使用过≥2种精神活性物质

的占研究对象的 4.6%（121/2 616），占全

部使用人数的 14.4%（121/841），其中

79.7%（98/121）报告曾使用过Rush和零

号胶囊。25~34岁年龄组中使用 Rush
的比例最高（32.1%），其次是<25岁年龄

组（31.4%），两者均明显高于≥35岁组

（23.3%）。见表1。
3. 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相关因素

分析：61.1%（1 597/2 616）的研究对象来自山东省

和河北省，20.1%（527/2 616）来自福建省和广东

省。其中，841人报告曾经使用过精神活性物质，

中位数年龄 27岁，年龄范围 18~59岁；1 775人报告

从未使用，中位数年龄 28岁，年龄范围 18~78岁，两

组年龄中位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67，P=
0.095）。在控制调查省份的影响后，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5岁、主要性角色为插

入方、最近 1次性行为对象为临时性伴、最近 6个月

使用烟草制品的MSM中曾经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

比例更高。见表2。
讨 论

本研究发现，Rush、零号胶囊等精神活性物质

表2 调查MSM中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相关因素分析

变量

调查省份

山东和河北

福建和广东

江苏和浙江

年龄组（岁）

<25
25~
≥35

主要性角色

被插入方

插入方

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

是

否

最近一次性行为对象

固定性伴

临时性伴

最近6个月使用烟草制品

否

是

调查人数
（n=2 616）

1 597（61.1）
527（20.1）
492（18.8）

858（32.8）
1 115（42.6）
643（24.6）

1 908（72.9）
708（27.1）

596（22.8）
2 020（77.2）

1 887（72.1）
729（27.9）

1 941（74.2）
675（25.8）

使用人数
（n=841）

590（36.9）
135（25.6）
116（23.6）

291（33.9）
379（34.0）
171（26.6）

567（29.7）
274（38.7）

200（33.6）
641（31.7）

582（30.8）
259（35.5）

606（31.2）
235（34.8）

单因素分析

OR值（95%CI）

1.00
0.59（0.47~0.73）
0.53（0.42~0.66）

1.42（1.13~1.77）
1.42（1.15~1.76）
1.00

1.00
1.49（1.25~1.79）

1.00
0.92（0.76~1.12）

1.00
1.24（1.03~1.48）

1.00
1.18（0.98~1.42）

P值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402

0.022

0.085

多因素分析

aOR值（95%CI）

1.00
0.58（0.47~0.73）
0.52（0.41~0.66）

1.28（1.02~1.61）
1.34（1.08~1.67）
1.00

1.00
1.47（1.22~1.77）

1.00
0.96（0.79~1.17）

1.00
1.21（1.01~1.45）

1.00
1.29（1.06~1.56）

P值

<0.001
<0.001

0.034
0.008

<0.001

0.686

0.043

0.01

表1 调查的男男性行为人群中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率（%）
精神活性物质

Rush
零号胶囊

镇静剂或者安眠药

苯丙胺类兴奋剂

氯氨酮

合计（%）
（n=2 616）
29.7（77）
5.1（133）
1.3（35）
1.1（29）
0.8（22）

<25岁
（n=858）
31.4（269）
4.4（38）
1.8（15）
1.4（12）
0.9（8）

25~岁
（n=1 115）
32.1（358）
5.1（57）
1.2（13）
1.3（14）
0.7（8）

≥35岁
（n=643）
23.3（150）
5.9（38）
1.1（7）
0.5（3）
0.9（6）

χ2 值

16.72
1.67
1.65
-
0.36

P值

<0.001
0.433
0.434
0.171
0.827

注：-Fisher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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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SM中流行，青年人滥用比例更高。Rush是一

种含有各种挥发性亚硝酸盐（酯）的气体，包括异丙

基亚硝酸盐、异亚硝酸盐、亚硝酸戊酯、亚硝酸异戊

酯等，一般装在褐色的安瓿（或胶囊）中，主要以鼻

吸方式摄入，可延长阴茎勃起时间，放松肛门括约

肌［9］。零号胶囊的主要成分是色胺类物质，具有强

烈致幻作用，以胶囊、片剂、粉末、液体等多种形式

出售，用于催情［10］。MSM有缓解肛交疼痛、延长性

行为时间、提升性快感的需求，给这类物质的流行

提供了机会［11-12］。求购者通过网络、性伴、MSM朋

友圈、成年人用品商店、海外代购等渠道获得购买

途径、使用方法、用后体验等信息［12］，但是信息渠道

常与售卖渠道重合，宣传甚至夸大药物的助性效果

而淡化副作用和成瘾性，有明显鼓动消费和诱导使

用的倾向。对于精神活性物质的危害，MSM普遍

认识不足，缺乏应对技能，加上好奇和侥幸心理，很

难筑起拒绝使用的决心及行为防线［12-13］。此外，精

神活性物质还经常“改头换面、推陈出新”，一方面

是为了不断刺激消费，更重要的是规避法律法规的

管控。目前，我国并未将Rush纳入毒品范畴加以

管制［14］。上述情况不利于防控精神活性物质在该

人群中流行。

本研究发现，32.2%的MSM使用过精神活性物

质，低于 2016年天津市面访调查结果（54.5%）［15］，

以及 2017 年中国 16 个城市的面访调查结果

（39.8%）［16］，与武汉市（32.4%）［17］、长沙市（30%）等

城市线下调查结果接近，高于四川省（27.7%）［18］、深

圳市（12.7%）［19］等地自填问卷调查结果，处于中间

水平。本研究发现，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与MSM
的年龄、使用烟草制品习惯、性伴类型、主要性角色

等多重因素有关。年龄<35岁者的使用比例高于≥
35岁者，尤其 Rush的使用比例较高，可能与年轻

MSM性活跃程度更高有关。有使用烟草制品习惯

者更倾向使用精神活性物质，与既往研究一致［12］。

相比未使用者，使用过精神活性物质的MSM最近

1次性行为对象为临时性伴的比例更高，这与李镠

等［15］对天津市研究结果相似。主要性角色为插入

方报告的使用比例高于被插入方，这与既往研究有

所不同［18，20］。可能原因：一是在询问主要性角色

时，选项设置为插入方/被插入方，未列出插入方与

被插入方角色相当的情况，可能导致一部分人错

分；二是本研究了解到性行为时插入方使用Rush
的人数不少，主要目的是让身体在短时间内产生发

热、兴奋的感觉，帮助阴茎勃起，延长性行为时间。

受精神活性物质的影响，MSM发生多性伴、无保护

肛交等高危性行为的可能性增高，从而增加了感染

HIV等性传播疾病的风险［19-21］。

本研究存在不足。一是研究对象需使用手机

上网填答问卷，无手机上网条件者参与调查的可能

性小，但我国智能手机和移动宽带的普及率高［22］，

调查受此局限较小；二是调查内容涉及药物滥用和

性行为等敏感问题，不能排除研究对象的填报失

误、瞒报和回忆偏倚；三是横断面调查，不能据此推

测关联的方向和因果。

综上所述，以Rush为代表的精神活性物质在

MSM中广泛流行，尤其<35岁使用比例较高。主要

性角色为插入方报告使用Rush的比例较高，应当

引起更多研究关注。需针对该特殊人群特别是其

中性活跃的年轻人，评估成瘾风险等级，分级采取

精准综合干预措施，减少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及相关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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